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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与文化融合
“夏目漱石认为写汉文诗能

够让人解脱俗念、陶冶性情，到
了生命进程的最后阶段，他把中
国诗境当成理想崇尚向往。”

记者：您在讲座中提到“枕流
漱石”这个典故与夏目漱石的渊
源，能再详细介绍一下夏目漱石
吗？

王燕：夏目漱石在日本近代
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鲁迅
曾评价他“是明治文坛上新江户
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明治时代之前日本人所受的
启蒙教育基本上是中国式的。夏
目漱石自幼受中国文化浸染，读
汉籍习汉字，饱读各种汉籍，博通

“左国史汉”（即《左传》《国语》《史
记》《汉书》），尤其醉心于唐宋诗
文，精通李、杜、白、苏，曾确定当
汉学家为人生初志。

据其自述，“儿时诵唐宋数千
言”，赋诗为文“雕琢而成”“冲口
而发”“遂有意于以文立身”。虽
然后来因时势变化而转换志向，
顺应社会潮流改习英文，但从孩
提启蒙便已形成的对于中国文化
的仰慕认同却从未淡化，并通过
他的汉诗汉文以及书法绘画创作
显露出来。

溯本寻源，夏目漱石这位日
本小说巨匠的文学生涯却是起步
于汉诗文写作的。早在东大预科
读书之时，他与后来成为俳句改
革家的正冈子规彼此敬重，相互
切磋，诗文赠答，书函往复。1889
年秋，为应和子规的《七草集》，漱
石写了汉文游纪《木屑录》并以

“漱石顽夫”署名，此可视为其正
式笔名“夏目漱石”的初始来源。

“漱石”典故出自于晋代汉籍
《世说新语》“排调二十五之第六”，
说的是晋代名士孙楚想要退隐山
林，告诉好友王济自己将要“头枕
山石睡觉，口含溪流漱口”，一时口
误错说成了“口漱山石头枕流
水”。王济问他“水流怎么能枕，石
头如何可漱？”孙楚回答说“头枕
溪流是想濯洗耳朵；口漱山石是为
了磨砺牙齿。”夏目漱石取此文意
作为创作发表时的笔名别号。

对汉诗汉文的爱好贯通了夏
目漱石毕生，最密集时他竟在不
足百日期间写出过 75 首汉文
诗。晚年，他又痴迷于汉字书法
和所谓的“南画”（即中国山水
画），并饶有兴趣地为自己创作的
美术作品写下数十首类似于五、
七绝句的画意诗。

在这些诗中，作者像中国古
时的文人骚客那样以“山人”“居
士”自况，亦如中国古时的文人骚

客一般雅好竹、兰、松、鹤，将这些
洁雅高蹈的物像绘于画内、写入
诗中。

画作无以通过文字再现，让
我们欣赏他的两首题画汉诗：其
一、“唐诗读罢倚阑干，午院沉沉
缘意寒；借问春风何处有，石前幽
竹石间兰。”（《题自画》）其二、“起
卧乾坤一草亭，眼中唯有四山青；
闲来放鹤长松下，又上虚堂读易
经。”（《题〈闲来放鹤图〉》。

夏目漱石认为写汉文诗能够
让人解脱俗念、陶冶性情。到了生
命进程的最后阶段，他把中国诗
境当成理想崇尚向往，汉文诗写
作成了他整理心绪、净化精神的
手段，以至有人评价说汉文诗是
他“探索生命真谛的津梁航梯”。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可视为王国维

凭借西方理论体系对传统批评
样式加以革新的一种尝试。”

记者：从东西方文化融合角度，
我们怎样看待王国维先生的《人间
词话》？

王燕：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学术
史上的大学者，他的《〈红楼梦〉评
论》和《人间词话》均以西方哲学美
学为经，以考证散论中国文学文本
为纬，于中学西学间挹注彼此，见识
深睿，“以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百
万的后学”（郭沫若语）。

王国维的文学研究和理论批
评，是以康德、叔本华的哲学、美
学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的。1905
年，王国维在《静安文集自序》中
谈及《〈红楼梦〉评论》时，曾明确
地说其立论“全在叔氏之立脚
地”。

《人间词话》也同《〈红楼梦〉评
论》一样，可视为王国维凭借西方
理论体系对传统批评样式加以革
新的一种尝试。他从叔本华那里
借来理论观念，应用于批讲评论中
国传统词作，将着眼点放在作品的
审美评价上面，体现了智性、思辨
和逻辑思维的特点。

《人间词话》的关键词是“境
界”，定稿开篇即是“词以境界为最
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
句。”其又将“境界”分为“有有我之
境，有无我之境”且“境界有大小，不
以是而分优劣”。王国维论词最具
影响也最为人所乐道的名言是“古
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
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
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
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
度，回头蓦见’（当作‘蓦然回首’），
那人正（当作‘却’）在，灯火阑珊
处。’此第三境也。”（《人间词话》二
十六）

《人间词话》手定本从1908-

1909 年分三期连载于《国粹学
报》，提出并阐释其提出的“境界”
说，前引句段基本为其1906年发
表于《教育世界》杂志总第139号
之“文学小言”第五则的全文照
录。所不同者，在于前出文本并
无“境界”字样，定稿所有“境界”
（或“境”）在“小言”文句中皆为
“阶级”。定本还删去了“小言”中
“未有未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
跻第三阶级者。”一句。此例说明
至1906年，王国维所倡言的审美

“三种境界”概念尚在形成之中。
从 1904 年底至 1905 年春帮办
《教育世界》期间，王国维师从日
人藤田丰八攻读研习叔本华、尼
采学说，兴趣转向文学、美学并著
《德国哲学大家叔本华传》《论叔
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
华与尼采》《书叔本华遗传说后》
《叔本华像赞》等系列专论。

依我之见，梁启超、王国维、
陈寅恪、赵元任这些被公认的国
学大师，其学识观念没有哪个不
是贯通中外、融汇东西的。王国
维最精辟的学术见解应是那“学
问无新旧、中西、有用无用之分”
的论断。

泰戈尔访华的历史细节
“泰戈尔创作的英语诗剧《齐

德拉》，在中国戏剧演出史上留下
浓墨一笔。”

记者：很多观众都对电影《无
问西东》里泰戈尔在清华演讲那
幕印象深刻，您能介绍一下泰戈
尔访华的历史细节及他的作品
吗？

王燕：泰戈尔访华是中国现代
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1924年4
月，泰戈尔应梁启超、蔡元培等人
主持的讲学社邀请访问中国，引起
了热烈的社会轰动和各个思想阵
营的不同反响。访华期间，泰戈尔
先后在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
京、太原等地参加了一系列活动并
数度发表演讲，翻译主要由徐志
摩、王统照和胡适担任。

5月1日晚间，泰戈尔在清华
学校以《你们要远离物质主义的
毒害》为题发表演说，之后和清华
学生进行了自由交流。演说由徐
志摩担任现场口译，译文经过整
理刊载于当年十月号的《小说月
报》杂志。

5月8日，泰戈尔在北京度过
了他的64岁生日。为了给他祝
寿，由徐志摩为首的新月社发起，
北京文化界举行了一个别出心裁
的生日聚会。当天晚上，梁启超
为泰戈尔取了一个中文名字“竺
震旦”（取意于中国人古称印度为

“天竺”和印度人称呼中国为“震
旦”）。

此前，泰戈尔曾表示“不知什么

缘故，我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
样！”并认定自己前世一定是个中国
人。泰戈尔登台答谢之后，开场的
是泰戈尔创作的英语诗剧《齐德
拉》。这场演出绝对可在中国戏剧
演出史上留下浓墨一笔。

全剧用英语演出：林徽因饰演
女主角齐德拉，张歆海饰演男主角
阿周那，徐志摩饰演爱神，林长民
饰演春神，王孟瑜、袁昌英、蒋百
里、丁燮林饰演村野乡民；张彭纯
担任导演，梁思成担任舞美布景，
梁启超担任舞台监督。

不仅林长民、林徽因父女同
台演出传为佳话，林徽因与徐志
摩、梁思成间的情感恩怨更为这
出神话爱情剧平添了魅力。这次
演出还首开了中国剧场售卖节目
单的先例，节目单出售者竟是一
代名媛陆小曼女士。

泰戈尔在其长达60多年的
文学生涯中，写出了 50多部诗
集、30多种散文著作、12部长中
篇小说、近百篇短篇小说、30多个
剧本，另外还写有3000多首歌曲
（当今的印度国歌《神与印度同
在》、孟加拉国国歌《金色的孟加
拉》均由泰戈尔本人作词、谱曲）
和1000多幅绘画作品。

在中国读者眼中，泰戈尔是
位杰出的诗人，泰戈尔诗作中最
为脍炙人口的是冰心、郑振铎等
人翻译成汉语的《新月集》《园丁
集》《飞鸟集》等诗人自选自译的
英文诗作。而泰戈尔用其母语创
作的大量孟加拉语诗歌却少为人
知，更为遗憾的是为其膺获诺贝
尔文学奖的宗教抒情诗《吉檀伽
利》在普及性认同上竟远逊于格
言诗集《飞鸟集》。

实际上，收入《飞鸟集》的325
首抒情短诗是泰戈尔1915年访问
日本时对日本的俳句这种只有十
七个音节的短诗形式发生兴趣，因
之在诗歌写作中汲取、融入俳句营
养，从自己的孟加拉语诗集《微思
集》中挑选英译，于1916年完成的
实验性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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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燕在万宁九里书屋分享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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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东方
文学研究会秘书长
王燕教授来到位于
海南万宁华润石梅
湾凤凰九里书屋，
成为九里书屋第44
位最美守望者，并
以“辨别生活交际
中 的 外 来 文 化 元
素”主题作了一场文
化分享会。

王燕教授对东
方文学、印度文学颇
有建树，已发表学
术文章五十余篇。
6月 8日，海南日报
记者专访王燕，听
他谈论有关东方文
学“那些事”。


